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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新罗明神之谜

从京都出发的火车驶入一条长长的隧道 , 车内顿时暗了

下来。当火车驶出隧道时 , 我的眼前顿时一亮 , 一片波光粼

粼的湖面一闪一闪地映入眼帘。火车出发时 , 天上还下着淅

淅沥沥的春雨 , 而此时天色已经放晴 , 雨后的湖水在阳光的

照耀下显得更加耀眼夺目。这是琵琶湖 , 沿着湖水极目远

眺 , 是一座座连绵不绝的皑皑雪山。

“啊 ! 雪 !”我望着窗外 , 不觉惊叫起来。

那是四月的春雪吗 ?

哦不 , 那不是春雪 , 那是樱花。

盛开的樱花漫山遍野 , 好像前一晚刚刚下过一场大雪 ;

放眼望去 , 仿佛一座座白雪皑皑的雪山。

樱花不仅开满了山野 , 急速行驶的火车外瞬息闪过的一

间间独特的日本住宅门前也开满了各种各样的樱花 , 就像耀

眼的瓦斯灯一样不停地闪耀。

望着眼前的景色 , 我不觉想起川端康成的小说《雪国》,

“穿过长长的隧道就是雪国。浓浓的夜色中 , 地上一片雪亮 ,

火车在信号所徐徐停下来⋯⋯”

如同川端康成在《雪国》 中的描写 , “穿过长长的隧道

就是雪国”一样 , 只是 , 我眼前出现的不是白雪覆盖的雪

国 , 而是樱花盛开的花国。连同第一眼的感觉也如川端康成

所说的“地上一片雪亮”一样 , 火车刚刚驶出隧道 , 波光闪

闪的琶琶湖和沿着湖水盛开的雪白的樱花 , 让人不觉眼前一

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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琵琶湖 , 日本内陆地区最大的湖水。

自古以来 , 日本人就把这里称作近江地区。由于雨量丰

富 , 湖面宽广 , 这里成为以韩半岛移民为主的外来人的居住

地 , 直到现在这儿仍保留着一些外来人的遗址。因此 , 对研

究古代历史的人来说 , 这里是他们的必访之处。

“下一站是大津站 , 下一站是大津站。”当火车播音员的

声音从车顶的扬声器传来 , 我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

“下一站是大津站 , 有下车的旅客请从右侧下车。”

播音员亲切而柔和的声音再次从扬声器里传来 , 几乎与

此同时 , 火车停在了站台上。

我按照播音员的引导 , 从右侧下了车。

从东京出发向湖水东岸行驶的火车 , 停在了湖水地区最

大的城市大津。大津站有几个干线交叉行驶的交点 , 所以旅

客很多 , 车站上一派繁忙景像。旅客大部分都是去湖水地区

的名胜古迹游玩的观光客 , 因为今天不是休息天 , 因此 , 观

光客大部分都是平日闲暇的老人。老人们都穿着轻便的运动

鞋 , 背着装了简易饭盒的背包。他们一边慢慢走着 , 一边悠

闲地欣赏湖边盛开的樱花 , 沉浸在美丽春色之中。

以琵琶湖沿岸的大津市为中心 , 有被称作琵琵库线的东

海道本线和向湖水西部行驶的湖西线。另外还有其他几个支

线 , 一并呈放射线状向四处散开。

车站内人潮涌动 , 热闹非凡。

蚂蚁窝。每次在日本旅行时 , 我都有这种感觉 , 因为日

本的铁路和地铁铺设得非常科学 , 各种交通连接得十分精

巧 , 因此总有一种像一个蚂蚁群建筑的庞大的蚁穴。日本人

通过这巨大的蚁穴 , 来来往往于任何一个地方 , 就像一只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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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盖房子 , 又找食物 , 从早到晚不辞辛苦的蚂蚁。

我从车站走出来 , 走到车站广场上。

这是一个明媚的春天 , 和煦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。广

场上 , 出租车依次排开等侯着客人。我本想也乘一辆出租

车 , 却转而点了一支香烟 , 然后抬手看看表 , 还不到九点

半 , 时间还早呢。

记得去年秋天我第一次来这里时 , 由于环境的陌生 , 一

出车站便搭了一辆出租车。可是 , 没想到还不到十分钟就到

了我的目的地三井寺。我想从车站走到三井寺也用不了三十

分钟吧 , 于是 , 便慢慢向三井寺走去。

沿着湖水西岸建成的道路叫做坂本 , 就像坂本二字一

样 , 是一道缓缓倾斜的山坡。这个山坡一直连接到长等山 ,

我要去的三井寺就座落在长等山下。继去年秋天以来 , 这是

我第二次来到三井寺。走上山坡 , 越往上道路越狭窄。沿着

山坡是一排排日式小木屋 , 木屋前凡是有空地的地方 , 都做

成精致的小花园 , 每个小花园里 , 都开满了洁白的樱花。

一看到樱花 , 我便不由得联想到日本女人性感的后颈。

我觉得日本女人最性感的部位就是后颈。因此 , 日本女人穿

上传统的和服之后 , 都要在后颈和后背上敷上香粉 , 而脸部

则像戴上面具一样擦得雪白。

天暖暖的 , 没有一丝风 , 樱花却好像情不自禁似的 , 纷

纷飘落下来 , 如一个思春的风尘女子 , 再也无法掩饰成熟女

人的魅力和娇态 , 将后颈和后背袒露出来。

花瓣撒着娇 , 含羞带笑地纷纷飘落 , 仿佛嫉妒春天的春

雪 , 随风飞扬。上山的路上 , 堆满了飘落的花瓣 , 一片雪

白。这样美丽的花瓣怎会如此无情的飘落呢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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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美丽的春天又怎会如此无情的消逝呢 ?

S一带过去叫做大友乡 , 而现在叫做坂本 , 正如其名 ,

这一带原来是大友姓氏的聚居村。

女友姓氏的人 , 大部分都是从韩国渡海迁移而来的移

民。他们在这一带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 , 选出自己的族长 ,

并以独特的“村主”一词来称呼自己的领袖。

古代日本语中 ,“村主”发音为“斯古里”。据证实 , 这

一发音源于韩语发音。著名的历史学家佐伯有清说 : “在历

史长河中演变而来的‘村主’一词的含义 , 很难从单一的某

个方面解释。‘村主’一词与族长有一定关联。这一称呼成

为新罗的官职名称之前 , 由归化人把表示族长名称的‘村

主’带入日本 , 并用做对归化人集团领袖的敬称或尊称。”

居住在这一带的大友姓氏人 , 以新罗地区土著势力使用的

“村主”名称称呼自己的族长 , 表明自己是从新罗迁移而来

的移民。

据记载 , 三井寺原名圆城寺 , 建于 672 年。该寺建立的

背后隐藏着一段历史悲剧 , 而大友王子正是这个时候死的。

因此 , 在这儿有必要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大友王子临死之际

日本的历史背景。公元 660 年百济即将灭亡时 , 当时义子王

的胞妹———日本女王齐明为了拯救百济 , 不顾众多臣子的反

对 , 向百济派遣了三万余名士兵 , 支援百济。但是这支军队

在白江却遭遇罗唐联军 (新罗与唐朝 ) 的袭击 , 竟全军覆

没。至此 , 百济彻底灭亡。

齐明女王也在这场战争中丧命 , 其子天智登上王位。天

智的胞弟天武 , 与力主拯救百济的天智不同 , 他主张在日本

建立一个独立王国 , 断绝与百济的渊源。然而最终 , 其兄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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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接纳了百济流民。为了创建“新百济”, 他还从飞鸟迁都

琶琶湖附近的大津。今天 , 在大津仍能看到当年创立新百济

时建造的天智宫殿遗址和守护天智亡灵的近江神宫。

但是这种局面 , 随着天智的去世而告终。天智和其子大

友王子在位期间 , 曾以僧侣身份度日如年的天武 , 于兄长去

世之后 , 在这个湖畔展开了一场新的战争 , 这就是著名的

“壬申之难”。

这场战争最终以天武的胜利而结束。身为叔父的天武弑

杀了自己的侄子大友 , 篡夺王位 , 并把王都重新迂回飞鸟 ,

建立了独立王国 , 也就是现在的“日本”。

叔父天武给死去的大友王子赐谥号为“弘文”, 葬在长

等山下 , 并举行了盛大的葬礼。另外 , 他还下令在大友葬身

之地修建寺庙。一年后 , 寺庙建成 , 天武亲笔赐字“圆城

寺”。从此 , 圆城寺即三井寺 , 成为居住在这一带的大友姓

氏的宗祠。

那么 , 在琶琶湖沿岸建立新百济的天智之子大友王子的

名字该如何解释呢 ? 或许这正是大友王子与栖息此地的外来

移民 , 即曾是百济和新罗移民的大友姓氏之间具有某种渊源

的有力佐证。因此 , 我推测我所要探寻的新罗三郎与曾是新

罗移民的大友姓氏有着某种历史渊源 , 这种推测使我得到了

意想不到的惊人收获。去年秋天 , 我在偶然寻访三井寺时 ,

意外地发现了传说中的红色铠甲 , 就是那件日本历史上最具

传奇色彩的武士家族———武田家世代留传的铠甲 , 那件武田

家族的始祖———新罗三郎曾经穿过的红铠甲。它是世上任何

锋利的刀枪无法穿透的“盾无”红铠甲。不仅如此 , 我还获

得了比发现红铠甲更惊人的收获 , 在三井寺 , 我不仅发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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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件传说中的红铠甲 , 还发现了活生生的新罗三郎。那不是

虚构成新罗三郎的“影武者”, 而是真正的活生生的新罗三

郎。

去年秋天我踏访三井寺时 , 正是满山红叶的晚秋季节。

三井寺是近江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寺庙 , 藏有日本三大名钟之

一的晚钟。晚钟铸造于 1601 年。尽管铸造年代并不悠远 ,

但是凭其优美的形态和独特的钟声 , 被列为近江八景之一。

三井寺成为真正的名寺 , 是在建造一百多年以后。天台

宗五祖圆珍自唐朝归来 , 成为三井寺第一任住持长吏 , 自

此 , 三井寺从单纯的新罗土著势力大友姓氏的宗祠 , 成为全

日本的佛教中心。圆珍圆寂后 , 君王赐谥号为“智证大师”。

在日本 , 君王赐僧侣大师谥号极其罕见。

三井寺收藏着圆珍从唐朝带回的大量经书和佛经 , 以传

法道场广为盛传。

我仔细考察了三井寺 , 它座落于长等山脚下的大伽蓝 ,

金堂位于正中央。金堂又称为大雄宝殿 , 收藏着三井寺的各

种国宝级文物。

我漫步于众多林立的建筑之间 , 仔细观察着 , 这些建

筑。由于大部分建筑禁止外人出入 , 所以 , 我可以入内探访

的建筑屈指可数。尽管如此 , 为了在有限的范围内找到有力

证据 , 我像一个刑事侦探一样 , 仔细查看了所有的建筑和各

种文物。但是 , 一无所获。在三井寺内的任何地方 , 我都没

有找到有关新罗三郎的痕迹。无论是有关新罗三郎曾经身经

百战的传说中的红铠甲 , 还是新罗三郎的出生与大友姓氏居

住地 , 特别是大友姓氏人的精神寄托———三并寺有着某种渊

源的推测 , 全部落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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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奈 , 那天下午我极度失望地离开了三井寺。但是 , 我

不想就此罢手。这时 , 我突然想起在售票处购买的介绍有关

三井寺历史的小册子上说 , 离寺院不远处有弘文天皇陵。

弘文天皇不就是大友王子的谥号吗 ?

大友王子获得弘文天皇之称 , 是在他惨死一千三百多年

后的二战之后。

当年 , 尽管天武在他自己亲手弑杀的侄子、日本历史上

最具悲剧色彩的大友王子的陵墓前修建了寺院 , 但是 , 有关

大友王子的死因却被深深埋入历史长河之中。不 , 把悲剧王

子大友的秘密埋入坟墓中的人 , 绝不是天武一人。时至今

日 , 日本历史还在对大友王子的死因缄口不语。

既已至此 , 我决定去寻找悲剧性的人物———大友王子的

陵墓。大友王子的陵墓位于三井寺外围 , 大概是三井寺向市

里捐赠了部分土地 , 三井寺境内有高等学校、消防署、警察

署等许多公共机构。我沿着这条路快步走着。虽然天色还

早 , 但是在晚秋时节 , 不知什么时候太阳就会落山。大约走

了十多分钟 , 我发现路边立着一个小石碑 , 上面写着“弘文

天皇御陵”, 沿着石碑所指的方向 , 我上了山。

弘文天皇的陵墓就坐落在长等山上 , 山上立着一块木

牌 :“弘文天皇长等山前陵”。

虽然说是弘文天皇陵墓 , 实际上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

坟墓而已。我看过许多日本王的奢华王陵 , 而面对如此简陋

的悲剧王子大友的陵墓 , 令人不由得感慨万分。

我再一次陷入沉思。

我毫不留恋地离开了大友王子墓 , 毕竟 , 我千里迢迢来

到三井寺 , 并不是为了大友王子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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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我两手空空地下山时 , 在一个三岔口我停了下来 , 点

上了一支烟。我一边吸烟 , 一边随意地四处张望 , 无意中却

发现这个岔路口立有一个石碑 , 上面写着“国宝新罗善神

堂”。我心中一动 , 手中的香烟差一点掉在地上。

“新罗善神堂 ?”我不禁喃喃自语。

我寻访三井寺就是为了证实新罗三郎和三井寺是否有某

种渊源。虽然我只是盲目地凭着一种预感 , 并没有确切的证

据 , 但是 , 我却对此深信不疑。我在三井寺仔细考察了一整

天 , 也未能找到与新罗三郎有关的蛛丝马迹。可是 , 就在我

不甘心放弃 , 去看大友王子墓后回来的路上 , 却意外地发现

了“新罗”的名字。

“新罗善神堂。”我继续自语道 , “那不就是供奉新罗善

神之处吗 ?”

我对新罗三郎的武士之名感到疑惑不解的是 , 为什么与

高句丽、百济一样曾是韩国古代国名的新罗 , 会成为日本著

名武士的姓氏呢 ? 同样 ,“新罗”为什么会用作建筑名称呢 ?

善神 , 即恶神的反义词 , 颐名思义 , 与给人们带来灾难

的魔鬼截然相反 , 是给人们带来幸运的神灵。既然如此 , 那

么 , 为什么在供奉善神的建筑物前 , 会出现新罗三郎的“新

罗”二字呢 ?

我沿着石碑所指示的方向走过去。走到小路尽头 , 我看

到一座建筑。尽管这也在三井寺内 , 但是由于地处寺院的最

外围 , 如今已变成了人迹罕至的荒地。我绕过建筑物的侧

面 , 走到正门 , 才发现大门用铁锁锁着。透过栅栏向神堂里

面望去 , 我看到在一块平整的空地上 , 立着一个小巧的建筑

物。刚才因发现新罗二字而兴奋不已的我 , 现在却只看到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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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常见的日本普通建筑 , 顿时心生难以言表的失望之情。

难道就是这个吗 ? 如此平凡的小屋就是国宝吗 ? 如此简

陋的小屋 , 怎么会使用“新罗”二字 ?

透过栅栏 , 我再次仔细端详那座建筑。那是一座再普通

不过的具有日本传统风格的建筑物 , 屋顶用树皮连接而成 ,

屋顶前面的斜度比后面大 , 具有神社的独特风格。建筑由几

根柱子支撑 , 十几级台阶顺势而上。

台阶上面有一个日本式的房屋 , 但是房门紧锁 , 大概那

间房内供奉着与新罗二字有关的善神。也就是说 , 被列为国

宝的那座小房子 , 就是供奉着被称为新罗善神的神堂。

善神堂前面的院子里 , 有一棵看起来饱经几百年沧桑的

枯死的参天大树。树下 , 立着一块介绍这座建筑的说明牌 ,

于是我急忙跑过去细看。

以大津市名义介绍的说明牌内容如下 :

“新罗善神堂由三间四房组成 , 屋顶由老松树皮制成 ,

古朴典雅 , 被列为国宝级文物。历应三年 (即公元 1339

年 ) , 由足立尊重建。这里供奉的新罗明神是圆城寺始祖智

证大师的守护神 , 本尊新罗明神坐像亦是国宝级文物⋯⋯”

读着读着 , 我兴奋得呼吸急促起来。正如我所预想的 ,

这个善神堂就是供奉新罗明神的地方。如上所述 , 新罗明神

不仅是国宝 , 而且是这个神堂的核心主佛。

读到说明牌的结尾处 , 我却又受到令人窒息般的冲击 :

“源赖义之子源义光在这里举行了成人仪式 , 并改名为新罗

三郎。”

我差一点跌倒在地上 , 扶着那个说明牌 , 才勉强保持了

平衡。我再次将目光转移到说明牌上。找到了 , 终于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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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。我终于在三井寺找到了新罗三郎的痕迹。

当时 , 日本的成人仪式通常在十三岁左右举行。也就是

说 , 日本武士之父 , 即曾经平定日本历史上安倍叛乱的英雄

源赖义 , 当第三个儿子源义光十三岁时 , 在这个新罗善神堂

为其举行了成人仪式 , 并将儿子的名字改为新罗三郎。当时

是 1058 年左右 , 显然 , 源赖义把这个神堂供奉的新罗明神

视为自己的守护神。

我掏出火柴想点一支香烟 , 但是手抖得厉害 , 点了几次

都没有点着。好不容易点着之后 , 我一下坐在地上。

我终于找到了答案。新罗三郎的父亲源赖义把这个神堂

供奉的新罗明神视为自己的守护神 , 否则 , 他怎么会在自己

的儿子十三岁时 , 在这里为其举行成人仪式 , 并将儿子的名

字改为新罗三郎呢 ? 这也证实在这一带地区势力强大的源氏

家族正是百济和新罗人的后裔。

那么 , 供奉在神堂内的新罗明神从何而来 ?

说明牌上对新罗明神作了如下解释 :

“新罗明神是圆城寺始祖智证大师的守护神 , 本尊新罗

明神坐像亦是国宝⋯⋯”

智证大师 , 就是三井寺的开山鼻祖圆珍。圆珍生于公元

814 年 , 卒于公元 891 年 , 是天台宗门第五代座祖。853 年 ,

搭乘新罗商人钦良晖的商船人唐 , 在唐朝学习了五年 , 于

858 年回国。圆珍回国时 , 从唐朝带回四百一十一卷经文 ,

收藏在三井寺内 , 并成为本寺第一任住持。

供奉在神堂内的新罗明神与智证大师究竟有什么样的渊

源 ? 为什么新罗明神会成为智证大师的守护神 ? 信仰佛教的

僧侣 , 理应供奉释迦牟尼 , 并把释迦牟尼视为自己的守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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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。但是 , 智证大师为什么要把新罗明神当作自己的本尊和

守护神呢 ?

一连串的问题浮现在我的脑海 , 挥之不去。可是我的追

踪不得不在到此为止 , 因为 , 晚秋的夕阳一眨眼的工夫就已

落下山去 , 夜幕随即陶临大地。由于神堂地处偏僻 , 周围没

有任何照明设施 , 瞬间变得一片漆黑。若是能有一点儿光

亮 , 我也会毫不迟疑地跃过栅栏走进神堂 , 亲眼目睹一下供

奉在这里的新罗明神。然而无奈之下 , 我只好逃离似的在夜

色中沿着山间小路快步奔下山去。

以上便是我去年秋天首次三井寺之旅的收获。在那次旅

行中 , 我意外地发现三井寺与新罗三郎之间的渊源 , 但这一

切只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。

之后 , 我又发现了新的疑问 , 新罗三郎的父亲源赖义为

什么如此崇尚新罗明神 , 以至于在新罗明神前为第三个儿子

举行了成人仪式 , 并将儿子的名字改为新罗三郎 ? 而且 , 介

绍牌中还写道 , 三井寺的开山鼻祖智证大师把新罗明神当作

自己的守护神 , 那么 , 新罗明神究竟是何方神圣 ?

回到韩国之后 , 我仔细阅读了在三井寺购买的导游小册

子 , 却对这些问题的疑惑越来越深。

小册子中的“圆城寺龙华会缘记”记载了以下内容 : 公

元 858 年 6 月 , 智证大师搭乘渤海国商人李延孝的商船从唐

朝回国。途中突遇风暴 , 大难将至 , 于是大师便跪在船上祈

祷平安。这时 , 突然有一位老翁出现在大师面前说道 : “我

是新罗明神。从现在起 , 我将护持你的佛法 , 并将保护你所

带回的经文。只是你要答应我 , 在近江国滋贺郡建造圆城

寺 , 并将佛经置于寺内。”话音刚落 , 老翁立即消失 , 暴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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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也随即停止 , 海面恢复了平静。之后 , 智证大师平安归

国 , 并按新罗明神旨意 , 入主大友姓氏的宗祠圆城寺 , 并建

造供奉新罗明神的神堂。因此 , 新罗明神成为智证大师的守

护神。

读完介绍三井寺 , 即过去称为圆城寺的小册子之后 , 我

关注的焦点竟完全由新罗三郎转向了新罗明神。

由于新罗明神是日本武士之父源赖义的守护神 , 因此源

赖义在儿子十三岁时 , 于供奉新罗明神的神堂前为其举行了

成人仪式 , 并将儿子的名字改为新罗三郎。不仅如此 , 新罗

明神还是三井寺的开山鼻祖智证大师的守护神。

据《缘记》 记载 , 若不是那位守护神 , 智证大师搭乘的

商船必将沉人海底 , 众人也将葬身大海。当然 , 智证大师所

携带的四百一十一卷经文也将消失于滚滚浪涛之中。

新罗明神 , 在智证大师危难之际护持佛法 , 并指点大师

建造三井寺的守护神 !

智证大师平安归国之后 , 立即入主新罗明神指定的大友

姓氏宗祠三井寺 , 并于 859 年就任第一代住持。

智证大师还让画工绘制了自己亲眼所见的新罗明神坐

像 , 并建造了命名为“新罗寺”的建筑 , 将新罗明神坐像供

奉在神堂内 , 当作自己的本尊和守护神。

那么 , 这位守护神是谁呢 ? 在疾风暴雨的汹涌波涛中 ,

智证大师遇到的那位老翁究竟是谁 ? 既然是在大海上遇到的

神明 , 那么他一定是大海之神 , 海神 !

海神 , 在希腊神话中称之为“波塞冬”。传说中的波塞

冬居住在海底宫殿 , 驾驭着青铜马掌和黄金缰绳装饰的宝马

战车驰骋大海。每当波塞冬出现在大海上 , 海面便会风平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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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。

难道智证大师遇到的那位老翁就是海神波塞冬 ? 不 , 不

会的 , 因为那位海神分明说道 :“我是新罗明神。从现在起 ,

我将护持你的佛法和经文。”

新罗明神 , 这位智证大师在公元 858 年 6 月的暴风雨中

遇到的大海之神 , 他究竟是谁 ? 从何而来 ?

从此 , 我关注的焦点从新罗三郎转向了新罗明神。

在介绍三井寺小册子的最后一页 , 我幸运地找到了三井

寺长吏谱 , 第一代从圆珍开始 , 最后一行是第一百六十二代

俊明。如此 , 三井寺现在的住持应是第一百六十二代长吏俊

明。

于是去年冬天 , 我立即动笔给住持写了一封长信。信

中 , 我首先详细地介绍了我自己 , 然后说明了我追溯新罗三

郎和新罗神明情况 , 最后征询能否有亲自拜见新罗明神像的

机会。

寄信的同时 , 我还寄去一套自己最近在日本出版的作

品 , 《失落的王国》 全五卷。

事实上我很清楚 , 谁都不会向外人随意展示本国的国

宝 , 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除非他对我有充分的信任 , 否

则 , 我这个外国人要想亲眼目睹是绝不可能的。

不管怎样 , 当我将书信寄出之后 , 便焦急地等待回音。

可是 , 一个月过去了 , 二个月过去了 , 仍然杳无音讯。我坚

信无论答应与否 , 对方一定会回信的 , 因为这是日本人的特

点。于是 , 我固执而耐心地等待着。上周 , 我终于收到了盼

望已久的回信。

在信箱里看到回信的一刹那 , 我的心激动得狂跳不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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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封上 , 用红色明朝体写着“三井寺长吏俊明”, 而信中的

内容与两个多月的等待相比 , 相对简单多了。

回信中写到 :

“接到您的来信 , 未能及时回信 , 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因。

您在信中提到能否拜见新罗明神像 , 我不敢自作主张 , 立即

与我寺全体僧侣慎重商议 , 最后一致同意您的请求 , 不过有

个条件 : 允许您出于个人原因进行拍摄 , 但不允许以此来作

舆论报道或宣传。在此我再强调一下 , 您要求拜见的新罗明

神本尊是日本国宝中的国宝 , 从未向外人公开展示过。

最后希望您同宗务所联系 , 有关您拜见的日期和时间 ,

宗务所会协助安排。”

信的结尾 , 附有宗务所的联系电话 , 并且说明我拜见新

罗明神时 , 如果情况允许 , 俊明住持可能会亲自接待我。

于是 , 我又立即通过国际电话与宗务所取得了联系。这

可是亲眼目睹日本国宝中的国宝、至今尚未对外人公开过的

新罗明神秘佛的绝好机会 , 如果一天一天拖延下去 , 就有可

能会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结果宗务所只提了一个要

求 , 周末游人较多 , 比较拥挤 , 所以希望我尽量能选择某个

工作日。

从大津站沿着坂本山路走了三十多分钟以后 , 便远远地

看到了三井寺的大门仁王门 , 不知不觉我的额头上冒出些许

汗珠。虽然是平日 , 但是由于三井寺内的樱花远近闻名 , 因

此 , 停车场里停了好几辆观光客车 , 卖茶水和食品的小商亭

前十分拥挤。

我看了一下手表 , 快到上午十点了。

昨天晚上 , 我在京都下榻的酒店与宗务所通过电话 , 约

·41·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